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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1986年足球世界杯赛前夕，受益于新民晚报
葛爱平等名记的足球评论，17岁的我在足球和文
字方面已有些积累。
恰逢此时，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创

办，并开始接受上海的中学生自发组队报名，报
名要求规定每个参赛队可报球员若干（我们队参
加的七人制比赛，都须出示加盖1985-1986学年
第二学期注册章的本校学生证）、领队一人（必须
是本校教员）、主教练一人（可学生可老师甚至可
以是外援）。
中学体育老师暑假也忙，有的要带校队训练

比赛，有的要给比赛当裁判，没有太多时间给我们
球队当领队，同学遂决定自发组队参加。我们的
球队以读完高二的同学为主，结合部分读完高一
的同学和刚完成高考的高三同学。许是因了我的

足球习作发表，同学们推举我当主教练（“教练”带
个“教”字，体育是涉及身体的教育。学生时代短
暂的教练经历，堪称我从教的起点）。
由本校在读学生担任主教练，在首届新民晚

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中并不常见，我这个只带
队参加两场比赛且成绩平平的学生教练被大赛组
织者确定为参赛学生代表，在闭幕授奖大会上代
表全体参赛学生发言。

1986年暑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首届新民晚
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闭幕授奖大会在贵州剧场
举行。我从大会议程上看到，除了市有关领导讲
话外，市足球协会的领导、新民晚报的有关负责人

以及参赛学校校长、班主任、体育老师代表都有话
说，而我这个学生代表是闭幕授奖大会上最年轻
的发言者。
新民晚报一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民晚

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从实际出发，首届就设女
子组。我是读着新民晚报长胖的，可惜既没成为
“肥罗”那样的好球员，也没成为“安胖”那样的国
际主义教练，今年成了体重管理的非重点对象。
我现在平面媒体看得越来越少，但有空时仍浏览
新民晚报，重点留意体育版面，看到新民晚报杯暑
期中学生足球赛40周年特别征集，不禁感叹光阴
荏苒，往事历历在目。
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今年迎来第40

届，堪称年交不惑，可喜可贺！秀才人情纸半张，
特此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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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本报与东方体育日报联
合发起“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
40周年特别征集活动”，邀请多年来参
与过“我们的世界杯”的老朋友通过讲
述参赛经历以及收集的比赛老物件、老
照片等物料，分享他们与晚报杯的故
事。征集一经发出，便受到热烈响应，
不少参赛者、裁判、志愿者等纷纷通过

各种方式，向我们讲述了他们与这项申
城传统青少年足球赛事的故事与回忆。

2025第40届新民晚报杯暑期中
学生足球赛于今天下午启动，在这个值
得纪念的时刻，我们精选了其中几则比
较有代表性的故事和物件，邀您一同回
忆那些年，我们和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
生足球赛走过的点滴岁月……

我参加的是1997年新民晚报“佳得乐”杯足球
赛，那年暑假正好升初二，因为性格比较像男孩
子，每天放学后都跟男同学在人广踢足球，为此还
写了不少检讨书。
应该是看到男同学都在报名参加这个足球比

赛，然后一看还招募女队的，一合计，我可以自己
组一个球队，于是找了几个同班的女同学，但最终
未能成行。眼看球队要组不成了，这时隔壁班级
班长帮了忙，不仅帮我凑足了人数，还帮我拉了隔
壁班级两个排球队的同学，又找了数学老师作为
教练，我起了个名字：黄浦旋风队！但整个队伍除
了我基本就没接触过足球，就这样去参加比赛了。
我们没有球衣，用的是校服，第一场比赛好像

就是穿着自己的跑鞋去了，到了那里被告知球鞋
不符合标准，然后现场买了鞋，依稀记得对方队
伍似乎也是球鞋不合格但弃权了，所以第一场小
组赛就稀里糊涂3比0获胜了。第二场小组
赛，对方实力强大，上半场就0比3落后了，下
半场遇到突发事件比赛中断，后来就按照上半场
比分结束了。
最后一场关键小组赛，前面正好下了一场雨，

场地泥泞不堪，这场比赛还特邀了语文老师来观
战，语文老师还带着她的同学一起来看，准备看完

之后一起逛淮海路的。结果谁知我们一群人就好
比在玩泥巴，每个人比赛结束后都成了泥人，不仅
腿上被烂泥包裹，连头发上都是。语文老师帮我
们清洗的时候，不知谁还把泥一巴掌甩到了她同
学的衣服上，结果她们就这样去逛了淮海路……
至于赛后的球队，因为身上的情况太过“壮观”，以
至于没有一个出租车司机肯载我们回家，就坐了
公交，但也免不了成为“焦点”。
这场比赛当时被新民晚报报道了，我的同桌

之前整理房间的时候找到了当年的参赛证和那双
泥泞的跑鞋，虽然清洗过，但依然可以想象当年的
战况。而我多年前也去图书馆，找到了那份报纸
并且复印了一版。

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在我的记忆中
是关于足球裁判的经历。2001年，那个炙热的暑
假，卢湾体育场还是黑色的煤渣场地。我站在用
石灰白粉画出的边线旁，穿着黑色的足球裁判服，
带教老师告诉我：“小姑娘大胆吹，不要害怕！”

我跟随当时二十几岁、皮肤黝黑的足球裁判，
学着他的每一声哨响和每一个手势。但我依然有
些胆怯，直到自己吹出了第一声哨响。在场的队
员们听到我的哨响便停了下来，我举了一个任意
球的手势，参赛的初中生开始罚任意球。那一刻，
18岁的我知道了，原来做足球裁判是这种感觉！
那一年，新民晚报的记者采访我并写下《几分

紧张 几分老到 女裁判们执哨的第一天》的报
道。如今回看这篇报道，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的
场景。每一场比赛我们虽然只有5元钱的报酬，但
是内心充满欢乐。
在后来的每年暑假，我都奋战在新民晚报杯

足球比赛的第一线，从初赛吹到决赛。2005年暑
假，静安区昌平路体育场蒸腾着灼人的热浪。作
为足球裁判的我，此时已经经过四年的历练，现在
每一次清脆的哨响，都充满着无比的自信和坚

定！这一年，新民晚报又来采访我，当时说到将来
打算，我笑着说：“是新民晚报杯培养了我，只要我
行我一定会继续吹下去。我的目标是成为像左秀
娣老师（国际级女裁判）那样的优秀裁判。”
流年如沙，曾在新民晚报杯足球赛的绿茵场

上奔跑，橡胶粒与青草混合的气息漫过肩头，我攥
着哨子的掌心沁出温热，看少年追逐的身影切割
着斜阳，把每粒滚动的足球都镀成金色的星
星。当暮色漫过看台，当晚风捎来遥远的呐喊，
哨声依然会在记忆深处轻轻震颤，我收获了那
些年关于足球的故事，收获了那些青春岁月里的
友情。

1994年的夏天，我手握人生第一枚裁判哨，站
在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的赛场边。那年
我18岁，背包里塞着自制的红黄牌、皱巴巴的火车
票，还有一颗滚烫的心。1998年一场暴雨中的比
赛，雨水模糊了视线，泥浆裹住了球鞋，两队少年却
像战士般寸土必争。终场哨响时，浑身泥泞的孩子
们仍列队握手，雨水顺着他们的发梢滴落，却浇不
灭眼中的光。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足球从不需要完
美的草皮，只要有人愿为它淋透一身风雨。我站在
场中，握紧被雨水泡涨的记录纸，记录下比分——
那页纸后来成了我裁判生涯的“勋章”，褶皱处还凝
着当年的泥痕。

那些年，我常下午吹完比赛，夜里就跳上绿皮
火车出差。行李箱里总塞着没洗的裁判服，同事
调侃我“背着半个球场闯江湖”。可当少年们喊着
“裁判老师”，将争议球乖乖放回罚球点时，所有的
奔波都化作骄傲。1998年市里的决赛，一支奉贤
区的球队坐了两个小时公交来参赛，队长赛前悄
悄问我：“老师，您的哨子怎么吹得那么响？我们
队从没听过这么专业的哨音。”那只磨得发亮的旧
哨，如今仍挂在我的书桌前。

新民晚报杯教会我的，远不止裁判规则。雨
中坚持判罚的专注，让我在工作中总能抓住关键
细节；调解球队冲突的耐心，转化成职场中化干
戈为玉帛的智慧。所谓三十年绿茵情，从来不是
单个人的长跑，而是无数个“18岁的夏天”在时光
里接力。当新一代裁判的哨音划破天际，那些被
雨水泡涨的记录纸、磨亮的旧哨、月台奔跑的背
影，都化作了绿茵场上永恒的星光——哨声会
穿过三十年风雨，继续守护热爱的初心；而热
爱，终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瞳孔里，长成永不凋
零的绿茵。

本报记者 陆玮鑫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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